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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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艰难，越要向前

雨雾蒙蒙的清晨，一声哨响打破了

寂静。营区的一棵大榕树下，南部战区

陆 军 某 边 防 连 巡 逻 分 队 官 兵 整 齐 列

队。清点完装备物资后，他们驾车驶出

营地，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前。

抵达一片草果林前，能看到一条羊

肠小道，边民称之为“草果路”，此处便

是巡逻分队步行进山的入口。

3 天 2 夜的巡逻路，吃穿皆靠自己

保障，睡袋、手电筒、雨衣、食物……一

样也不能少，每名官兵都会分到一个约

30 公斤重的背囊。

列兵郭广林深吸一口气，跟随战友

启程。这是他第一次执行 42 号界碑巡

逻任务，一想到自己将是同年兵中首位

登顶西隆山的人，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情，身上的背囊也不觉得沉了。

这条羊肠小道绵延数千米，伸展至

半山腰，再往深处走，便正式踏入大家称

之为“死亡森林”的范围。正值雨季，灌

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都是腐殖土，裸露

的岩石上也长满青苔。一路上泥泞湿

滑，官兵们手脚并用还是时不时滑倒，郭

广林也吃了一番苦头，作训服很快被染

上一片土黄。

“立起衣领，绑好绑腿！”走在最前

方的二级上士字鑫提醒道。这句话意

味着“蚂蟥谷”快到了。巡逻分队在进

入一条河沟前停下脚步，开始对身上的

衣物缝隙进行“全面封堵”。

河沟中，枝叶上，蚂蟥随处可见。即

使防护得十分严密，郭广林还是被“钻了

空子”，一条蚂蟥顺着作战靴钻到他的脚

背上。“坚持一下，出了‘蚂蟥谷’有一处

平地，我们在那里处理一下。”跟在郭广

林后面的二级上士张祖康安慰道。

到了休息地，大家将外衣脱掉，用

木棍敲打，并互相检查身上有无残存的

蚂蟥。张祖康用盐水把郭广林脚背上

的蚂蟥冲洗掉，将血迹擦干。郭广林定

了定心神，跟随队伍继续向前。

抵达宿营地前，官兵们需跨过 2 道

陡坡。临出发时，郭广林自告奋勇背了

不少物资，但他高估了自己的体力。爬

坡时，郭广林的腿不争气地抽筋了。他

本想咬牙坚持，张祖康一把接过他的背

包：“靠着旁边的石头，缓一缓。”

“加把劲，还有 10 分钟就到了……”

在张祖康的鼓励下，郭广林终于看到 2

座由木桩和彩钢瓦搭起的房子。抵达

宿营地后，巡逻分队第一天的行程进入

尾声。在房子周围撒上硫磺、草木灰，

喷洒驱虫剂，接通水源，捡拾柴火……

大家各司其职开始扎营。

山间昼夜温差很大，入夜后寒气加

重，吃过晚餐后，官兵们点起篝火，围坐一

圈取暖。这是大家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

轻松时刻，郭广林的神情却依然紧张。一

路上好几次险些坚持不住，他担心自己在

明天的任务中给大家“拖后腿”。

“ 这 就 泄 气 啦 ？ 未 来 挑 战 还 多 得

很，相信自己，一定能抵达界碑。”字鑫

拍了拍郭广林，同他讲起 9 年前的一次

巡逻任务。那次途中天气突变，下起罕

见的暴雨，大家被困在一处山坳。“我们

绝不能坐以待毙！”见雨势渐收，时任连

长拄着竹棍第一个跨上被石块和淤泥

覆盖的巡逻路，后面的战友们排成纵队

缓慢行进。就这样，大家一步一步脱离

了险境。“从那以后，什么困难我都不害

怕了。”字鑫坚定地说。

越是艰难，越要向前。听了字鑫的

话，郭广林有了更多直面艰险的勇气，

他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自己一定可

以登顶西隆山。

沿途记忆，刻进生命

巡逻第 2 日，天空下起小雨。这一

天，官兵们将抵达此行的目的地——42

号界碑。

担心路会越来越泥泞，大家起了个

大早准备尽快出发。“凌晨，就听到一声

声擂鼓般的闷响，紧随雷声而来的，是

雨滴撞击屋顶的声响。”连队常指导员

起得比其他人要更早些，他觉得西隆山

上的雷声、雨声并不悦耳，因为在这条

险 象 环 生 的 巡 逻 路 上 ，雨 水 是 官 兵 的

“敌人”。出发前，他一再提醒大家做好

各种准备，走稳脚下的路。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雨水又为

巡逻官兵送来了通行的路。

“亚热带原始森林中的植物生长速

度极快，昨天踩出的路今天可能就没有

了 ，想 要 靠 人 力 维 护 巡 逻 路 几 乎 不 可

能。”后来，官兵们发现山雨在西隆山上

冲刷出一道道“水路”，雨天淌水，晴天

干涸。在这些河道中，灌木不会生长，

还有岩石方便攀登。

刻记号、刷油漆、系红布条、记录独

特的树根……官兵们开始标记一段段

“水路”的位置，再开辟一些路段将这些

“水路”串连起来，最终蹚出了今天这条

前往 42 号界碑的登顶之路。

沿着各式各样的记号，巡逻队伍冒

雨前行。经过半天的跋涉，郭广林已有些

跟不上大家的步伐。在一个岔路口，郭广

林发现前方没了战友的身影，打算快走几

步抓紧追赶。没想到身后的张祖康一把

拉住了他，并大喊了一声：“啊！”

如 同 林 间 鸟 儿 啁 啾 的 一 呼 一 应 ，

“啊！”前方也传来呼喊声，整支队伍停止

了前进。原来，经过岔路口时，郭广林辨

错方向，幸好走在队尾的张祖康及时发

现，通过大声呼喊找到了队伍的位置。

这是常指导员为大家定下的规矩，

通过声音传递位置，确保每一位战友安

全不掉队：“森林里的情况变幻莫测，不

只是新兵，身经百战的老兵也会迷路。

一旦走失，后果不堪设想。”

此前，巡逻队伍第一天行至宿营地

不远处时，炊事员和一位老兵会加速行

军，提前抵达为其他战友准备餐食。一

次 巡 逻 任 务 中 ，当 大 部 队 抵 达 宿 营 地

时，却不见炊事员和老兵的身影，大家

在周边呼喊，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常指导员立即带着几名战士沿着

原路返回，在每个岔路口搜寻二人的痕

迹，直到暮色完全笼罩“死亡森林”，迷

失方向的他们才被找到。自那以后，常

指导员便想出了这个办法，用呼喊声让

“大家始终在一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常指导员和

战友们在巡逻路上点滴积累的经验还

有许多。例如，他们将竹棍一头劈砍成

若干条竹片，有节奏地拍打路边的杂草

和灌木，发出的“哗啦啦”声响可以吓跑

蛇虫和野兽；尽量躲避黄泡树，皮肤被

它的刺划伤后不易痊愈；由于当天捡拾

的柴火太过潮湿无法点燃，每次抵达宿

营地，要储备柴火留下风干，以备下次

使用……有关这条路的记忆，已然刻进

每个官兵生命的年轮。

登上最后一座山头，42 号界碑就在

前方。常指导员又一次站在界碑旁向

远处眺望，山河入目，疆土稳固。巡逻 4

个年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站在

这里：“壮阔的景色中隐藏着大自然的

无情，只有在考验中磨砺意志、锤炼本

领，才能守好每一寸国土，才能无愧于

‘边防军人’这个名字。”

逢山开路，步履不停

巡逻第 3 日，上午 8 时许，官兵们整

理好行装，原路踏上归途。

天公也作美，淅淅沥沥的小雨终于

停了。迎着一路阳光，字鑫依旧走在队

伍的最前面。在这条巡逻路上走了近

12 年，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兵。

下午 3 时，巡逻队伍回到营区。收

拾完毕，字鑫再次来到荣誉室。每次巡

逻西隆山归来，他都要在玻璃展柜前，

看看那块已经“退役”的 42 号界碑。说

是“碑”，那其实是一块老旧的木板，板

身上有 2 道手指粗细的裂缝，上面的字

迹已经斑驳褪色。

在连队官兵心中，42 号界碑是一个

特殊的存在，也是大家仰望的高地。在

该连巡守的 8 座界碑中，其余 7 座界碑

的巡逻任务都实行建制班轮换制度，唯

有 42 号界碑采取筛选制度，优中选优的

官兵才能参加巡逻。

字鑫还记得第一次申请参加西隆

山巡逻任务没能通过筛选，他一连懊恼

了好几天，开始比以往更努力地训练。

“西隆山巡逻的‘开路先锋’要背 4 把砍

刀呢。”去别的点位巡逻时，字鑫会把哑

铃片放进背包，锻炼自己的负重能力，

“我不但要参加西隆山巡逻任务，还要

争当‘开路先锋’！”

在西隆山山脊线上，有一段长达千

米的路，途中密密麻麻的苦竹，像一张

巨大的网拦住了官兵的登顶之路，这便

是官兵们口中的“竹林阵”。

“过去，官兵需要四肢着地、匍匐穿过

‘竹林阵’，即便膝盖和手肘都肿了，战友

们从没有过怨言，因为穿过竹林，就离界

碑更近了。”字鑫说，“巡逻频率增加后，大

家下决心冲破‘竹林阵’这个阻碍。”

大半年的时间里，字鑫和战友们背

着砍刀，每次巡逻砍掉一部分竹子，终

于开出一条通路。现在这段路已经慢

慢有形状了，不像以前那般“缠人”。开

路官兵仍会在上山时带上砍刀，砍掉路

上极速生长出的竹子。这次巡逻归来，

字鑫带的砍刀，1 把折断，其余 3 把锋刃

也卷曲得厉害。

逢山开路，步履不停。连队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以无惧艰险为乐，以登顶

西隆山为志，以巡逻界碑为荣！”官兵们

一次次攀登高峰，一次次极目远眺。那

攀登的姿势，是战斗，也是执着的坚守；

那远眺的目光，有祝福，也有温暖的梦。

上图：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

抵达 42号界碑。 许 琪摄

路在脚下：走向 42号界碑
■曹继可 本报记者 戚辰飞

西隆山，有“滇南第一峰”之称。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连管段内的 42 号界碑，就在海拔 3074 米

的西隆山主峰。

此地山势险峻、丛林密布，野兽出没、蛇虫肆虐，

被当地百姓称为“死亡森林”。资料记载，新中国成

立以来，仅有几支科考队和勘界队曾登顶过西隆山。

山中本无路，因为有了界碑，便有了路。那一

年，边防部队组织一支军地联合小分队在无道路、无

村庄、无向导的条件下，向这片“死亡森林”进发，蹚

出了一条前往 42号界碑的路。自此开始，一代代连

队官兵为守护国土而不断跋涉。

年复一年行走在西隆山间，脚下的这条路，早

已深深印刻在连队官兵心中。蚂蟥谷、绝望坡、断

魂崖……官兵口中的一个个“非正式地名”，无不

在诉说着这条路的艰难与危险，但他们的脚步从

未停止，他们的信念从未动摇。

如今，巡逻 42 号界碑的任务周期已由最开

始的 6 天 5 夜缩短至 3 天 2 夜。前不久，该边防连

一支巡逻分队再次踏上了前往 42 号界碑的路，

让我们走近这群边防官兵，品读他们在这条路上

的故事……

拂晓时分，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

一支巡逻分队朝着某点位行进。

“那里好像有一只受伤的鹅喉羚。”

忽然，二级上士庞银指着不远处的铁丝

网说道。

苏指导员带领战士们走近，果然发

现有一只鹅喉羚被铁丝网困住。大家通

过暗红色的血迹判断，它已经被困在此

处两三天。

“从没见过体型这么大的鹅喉羚。”

庞银不由惊叹，“从羊角的凹沟来看，它

应该在 15 岁左右。”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大约半小

时后，官兵们成功将这只 80 多公斤重的

鹅喉羚解救出来，合力将它抬至平坦地

带，并进行了简单救护。鹅喉羚起身缓

缓离开，途中它几次回头，似乎在和官兵

告别。

契恰尔边防连位于天山南麓深处，

平均海拔 3000 多米。守卫的边境线上，

有一条长长的托什干河流过，连队官兵

因此被称为“托河卫士”。由于气候相对

温和，驻地周边区域是许多珍稀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除了鹅喉羚，这里还生活

着金雕、雪豹、雪狐……

野生动物在这片高原上活动频繁的

时节，也是连队官兵最忙碌的日子。“入

夏，天气变暖，大多数野生动物会产崽，

我们会加大对河畔以及无人区的巡护力

度，让它们顺利繁殖。”苏指导员说，“等

到了 12 月份，常出现鹅喉羚打架受伤的

情况，我们也会及时予以救助。”

那一年初夏，这里迟迟没有回暖，

山 间 的 野 草 一 直 枯 黄 、不 见 生 长 。 官

兵 们 担 心 鹅 喉 羚 无 处 觅 食 ，便 在 巡 逻

时带上一些马草放置在鹅喉羚的必经

之 路 上 ，好 让 它 们 度 过 这 段“ 青 黄 不

接”的日子。

今年初，中士莫佳伟在休假归队途

中发现一只受伤的鹅喉羚。“当时它呼吸

微弱，两条后腿受了伤，无法站立。”莫佳

伟便小心翼翼地将这只鹅喉羚抱到车

上，送至连队医务室，和医护人员一起为

它清洗包扎伤口。在大家的悉心照料

下，鹅喉羚的伤情得以快速恢复，不久便

回归大自然。

“高原上人迹罕至，这些美丽的生灵

为我们守防的日子添了不少色彩。”庞银

记得，他第一次巡逻时就见到了好几种

野生动物，班长告诉他，保护好这里的生

态环境，也是连队官兵的一份责任。

为了让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一直幸

福 地 生 活 在 这 片 雪 山 上 ，连 队 还 专 门

邀请当地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来

驻 地 授 课 ，为 官 兵 和 护 边 员 普 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常 识 ，讲 解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相

关 的 法 律 法 规 。 近 些 年 ，随 着 连 队 官

兵和护边员齐心协力投身边境生态保

护 事 业 ，野 生 动 物 受 伤 的 情 况 慢 慢 减

少 。“ 看 到 我 们 的 坚 守 和 付 出 有 了 回

馈 ，我 们 打 心 眼 里 感 到 高 兴 ！”苏 指 导

员说。

“托河卫士”守护高原生灵
■虎振朝 屈旭文

2020 年 9月，我来到祖国边陲当兵，

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某部的一

名战士。

我的祖父辈都在塞罕坝林区工作，

我也因此从小生活在那里。得知我即将

成为一名戍边军人，爷爷激动地嘱咐我：

“在兵团好好干，拿出咱们塞罕坝人该有

的精神。”

爷爷的故事我从小便知道。 20 世

纪 60 年代，为了让塞罕坝重新焕发生

机，一批农林专业毕业生，背着简单的行

囊奔赴这片荒芜之地。爷爷便是其中一

员，在战天斗地的日子中，他也像一颗种

子在塞罕坝扎根成长。

来 到 兵 团 后 ，我 熟 悉 了 这 里 的 故

事。新中国成立之初，进疆的解放军

官兵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开始了轰轰

烈烈的屯垦戍边事业。我也暗暗立下

誓言，当年，爷爷扎根在塞罕坝，如今，

我成为兵团人，一定要传承老一辈用

辛劳和汗水、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光荣

传 统 ，为 建 设 边 疆 、保 卫 边 疆 奉 献 青

春。

新疆的风，比家乡冬日的白毛风吹

得更猛烈些，新兵时的我并不完全适应。

第 一 次 执 勤 站 哨 恰 巧 是 冬 至 ，狂

风卷着雪花，寒意往人骨头里钻，荒芜

的 戈 壁 滩 上 ，每 一 分 钟 都 是 那 样 难

挨。突然间，我想起爷爷说过，塞罕坝

的云杉会在冬天把汲取的养分锁在树

干里，等春天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

它就猛地抽出新芽，一个劲儿地向上

长。“越是寒冷的冬天，越是磨砺韧劲、

积蓄能量的好时候。”我把钢枪握得更

紧了，挺过漫长的 2 小时。

训 练 场 上 的 日 子 ，我 依 旧 奋 力 地

“生长”。夏日，我背着 30 多斤重的装

具进行体能训练。脚下的戈壁滩被太

阳炙烤得发烫，隔着作战靴也能感受

到热气直往脚底钻。快跑到终点时，

我的大脑忽然空白，耳边全是风声，那

感 觉 就 像 儿 时 在 塞 罕 坝 的 林 子 里 迷

路，狂风卷着松涛灌进耳朵。恍惚间，

爷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云杉树苗被

风 刮 得 弯 了 腰 ，根 却 往 土 里 使 劲 钻

呢。”我猛地咬咬牙，继续向前冲。就

这样，2 年后的一次武装 3 公里越野比

武，我和战友们一起拼搏，获得建制连

第一名的好成绩。

汗水浇灌着我内心的“种子”，助

力我向下扎根，向上成长。那天晚上，

我在日记本上画了 2 棵树：一棵是塞罕

坝的云杉，一棵是新疆的红柳。我将

它们的根须在纸页上悄悄相连，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树能成活，人也会越长

越高。

那年春天，我和战友们在戈壁上栽

种红柳。爷爷当年栽树用的一把小铲

子，成了我的宝贝。我拿它清理杂草、加

固土埂。没想到，3 个月后，一棵红柳竟

抽出了嫩芽，它在风沙里摇摇晃晃的，却

始终倔强地挺立着。

上个月，父亲在来信里告诉我，爷

爷在林场栽下一棵云杉，还特意在树

牌上刻了我的名字，希望我像云杉一

样坚强。信纸里夹着的云杉针叶，散

发出淡淡香气，让我想起了塞罕坝的

林海。

如 今 我 已 是 一 名 下 士 ，作 为 一 名

戍守边疆的兵团人，我可以自信地告

诉爷爷，自己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

在每一次巡逻时踩出坚实的脚印，在

每一班岗哨上站成笔直的界碑，来自

塞罕坝的这颗种子，终于将根深深扎

在了戈壁。

（兰亭锦书、贾广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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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气蒸腾的夏日，正是武警云南总队某中队官兵挺进高原的时节。

每年的 5月至 7月，该中队官兵都会前往海拔 4500多米的云岭高原执勤。他们在一

天当中巡逻数个点位，徒步近 9小时，行程超过 20公里。

右图：高原之上，武警云南总队某中队战士遥望雪山。

下图：巡逻途中，该中队官兵沿着积雪覆盖的山路，向云岭之巅行进。

（摄影：张泰笙 文字：何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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